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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樣
才
算
好
死
？
有
人
認
為
在
睡
夢
中
突

然
安
詳
大
去
最
好
，
個
人
沒
痛
苦
，
也
免
了

家
人
長
伴
病
榻
照
顧
的
煩
惱
，
不
過
這
大
概

是
外
人
一
廂
情
願
的
想
法
。
遽
然
而
去
，
不

留
下
片
言
隻
語
，
家
人
始
終
十
分
難
受
，
當

事
人
也
未
必
喜
歡
不
辭
而
別
。

華
人
對
這
話
題
始
終
有
顧
忌
，
不
願
多
談
，
洋

人
朋
友
摸
㠥
酒
杯
，
百
無
禁
忌
，
死
也
要
死
得
有

創
意
，
最
緊
要
快
樂
。
有
個
蘇
格
蘭
朋
友
的
點
子

最
好
。
他
是
生
意
人
，
古
典
音
樂
很
到
家
，
他
早

已
想
好
怎
樣
死
了
。
他
認
為
每
人
大
限
將
至
的
時

候
，
自
己
都
會
有
種
感
覺
，
知
道
差
不
多
了
，
所

以
他
到
時
必
會
把
剩
下
的
錢
先
花
掉
，
盡
情
享
受

一
番
，
到
真
的
是
時
候
了
，
就
找
個
大
籐
籃
，
放

滿
最
喜
歡
的
食
物
，
像
芝
士
、
鵝
肝
、
黑
魚
子
、

紅
酒
，
當
然
還
有
蘇
格
蘭
人
少
不
得
的
威
士
忌
，
再
帶
個
手

提
音
響
組
合
，
一
疊
心
愛
的
古
典
音
樂
唱
片
，
去
個
美
麗
清

靜
的
花
園
，
有
大
樹
、
青
草
、
鳥
兒
、
鮮
花
和
藍
天
，
躺
在

草
地
上
，
邊
聽
音
樂
，
邊
喝
酒
，
吃
美
食
，
看
㠥
藍
天
，
重

溫
一
遍
生
平
經
歷
過
的
種
種
幸
福
，
到
喝
完
最
後
一
滴
酒
，

吃
罷
最
後
一
口
鵝
肝
，
樂
章
剛
好
播
完
，
便
醉
了
，
滿
足
地

死
去
。
他
覺
得
這
就
是
好
死
，
我
們
都
非
常
羨
慕
。

真
的
做
起
來
，
只
怕
吃
完
鵝
肝
喝
完
酒
，
錢
又
花
光
，
卻

死
不
掉
，
醒
來
還
得
撐
㠥
活
下
去
。
不
過
如
果
要
﹁
包
拗

頸
﹂，
這
種
大
話
西
遊
就
不
好
玩
了
。
要
說
嚴
肅
的
，
一
代
大

師
、
波
蘭
導
演
奇
斯
洛
夫
斯
基
在
作
品
︽
十
誡
︾
裡
，
每
逢

死
亡
快
要
來
臨
時
，
總
有
某
陌
生
人
獨
行
路
過
，
觀
眾
很
快

就
意
會
，
那
人
就
是
死
神
化
身
。
如
果
文
藝
地
看
，
我
們
的

蘇
格
蘭
朋
友
其
實
是
文
學
大
師
，
他
只
是
把
話
反
過
來
說
，

把
死
神
轉
化
為
美
食
、
音
樂
、
醇
酒
、
鳥
語
花
香
，
聽
上
去

較
浪
漫
，
大
限
難
逃
的
困
境
卻
沒
兩
樣
。

我
聽
過
真
正
的
好
死
，
是
個
潮
州
朋
友
的
袓
母
。
她
九
十

多
歲
，
身
體
基
本
健
康
，
特
別
的
是
每
晚
都
含
一
粒
糖
才
上

床
睡
，
幾
十
年
如
一
日
。
某
天
晚
上
，
她
夢
中
無
痛
地
離
開

了
。
因
為
保
險
地
口
裡
含
了
粒
糖
，
所
以
死
也
是
甜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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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好 死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與
學
生
品
茗
，
縱
談
香
港
報
刊
史
。
有
小

妮
子
突
問
：
﹁
晚
清
至
民
國
初
期
，
京
滬
鴛

鴦
蝴
蝶
派
大
盛
。
香
港
文
壇
有
沒
有
受
到
影

響
？
何
時
被
攻
陷
？
﹂
哈
哈
！
好
個
﹁
攻

陷
﹂，
問
得
好
也
。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五
四
運
動
，
對
粵
港
毫
無
﹁
殺

傷
力
﹂。
岑
卓
雲
︵
筆
名
平
可
︶
二
十
年
代
念
小

學
，
學
校
的
課
本
是
︽
論
語
︾、
︽
孟
子
︾、
︽
古

文
評
注
︾
等
，
作
文
的
題
目
仍
是
八
股
式
的
﹁
論

賭
博
之
害
﹂
及
﹁
業
精
於
勤
說
﹂，
可
見
﹁
古
意
﹂

仍
濃
厚
。
一
九
一
二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北
伐
開
始

前
，
一
班
晚
清
遺
老
避
居
香
港
，
倡
行
復
古
，
反

對
新
文
化
，
是
謂
之
﹁
隱
逸
派
﹂
；
可
是
他
們
並

不
﹁
隱
逸
﹂，
卻
將
他
們
的
﹁
復
古
﹂
延
至
下
一

代
。
由
此
可
見
，
在
舊
學
籠
罩
下
，
香
港
市
面
的

出
版
狀
況
是
怎
麼
一
副
臉
孔
。

︽
小
說
世
界
︾
被
目
為
香
港
最
早
出
現
的
一
份

刊
物
，
創
刊
於
一
九
○
七
年
一
月
，
迄
已
佚
失
，

只
從
阿
英
的
︽
晚
清
文
藝
報
刊
述
略
︾
得
知
，
該

刊
有
創
作
小
說
、
社
道
、
戲
曲
、
傳
記
、
散
文
、

詩
說
及
詩
聯
等
欄
目
；
阿
英
說
該
刊
的
內
容
多
為

反
帝
、
反
清
作
品
，
而
詩
詞
則
並
非
吟
風
弄
月
，

無
病
呻
吟
，
而
多
為
鼓
吹
民
族
獨
立
意
識
。
同
年

年
底
創
刊
的
︽
新
小
說
叢
︾，
以
翻
譯
小
說
為
主
，
現
時
得
見

的
只
有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
八
︶
五
月
一
期
。

這
兩
份
刊
物
並
未
受
到
晚
清
時
期
上
海
的
遊
戲
筆
墨
所
影

響
。
迨
至
﹁
隱
逸
派
﹂
盤
踞
香
江
，
國
粹
抬
頭
，
學
校
教

育
、
出
版
刊
物
都
復
古
去
也
。
有
兩
份
雜
誌
可
作
為
代
表
。

第
一
份
是
一
九
二
一
年
創
刊
的
︽
文
學
研
究
錄
︾，
是
國
粹

派
大
本
營
，
主
編
者
為
任
職
於
香
港
郵
政
局
的
羅
五
洲
。
此

位
﹁
郵
差
﹂
神
通
廣
大
，
竟
然
拉
到
內
地
赫
赫
有
名
的
鴛
蝴

派
作
家
助
陣
，
如
徐
枕
亞
、
王
鈍
根
、
許
指
嚴
、
周
瘦
鵑
、

天
虛
我
生
、
徐
天
嘯
、
李
涵
秋
、
胡
寄
塵
、
李
定
夷
等
，
題

書
或
執
筆
；
另
如
黃
炎
培
、
鄭
孝
胥
、
林
琴
南
、
章
行
嚴
、

章
太
炎
、
呂
碧
城
等
都
是
國
學
根
基
極
厚
而
大
有
名
聲
之

士
；
至
於
羅
五
洲
，
更
是
國
粹
派
的
﹁
死
士
﹂，
力
抗
白
話

文
，
在
第
八
期
的
序
中
，
他
明
言
辦
此
份
雜
誌
，
是
要
﹁
因

文
衛
道
﹂，
因
為
﹁
文
亡
而
千
古
聖
賢
英
哲
所
以
修
齊
治
平
之

道
將
與
之
俱
亡
﹂。
言
詞
之
激
烈
，
恨
不
得
要
將
新
文
化
拆
骨

剝
皮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月
創
刊
的
︽
雙
聲
︾，
主
編
為
香
港
的
黃
崑

崙
和
黃
天
石
，
仍
見
不
少
鴛
蝴
作
家
助
陣
。
黃
天
石
在
第
一

期
寫
的
︿
碎
蕊
﹀，
和
第
二
期
的
︿
誰
之
妻
﹀，
雖
被
指
為

﹁
放
腳
式
﹂
的
白
話
文
，
但
大
陸
學
者
如
袁
良
駿
卻
指
︿
碎
蕊
﹀

為
﹁
鴛
鴦
蝴
蝶
派
的
老
套
﹂
；
第
二
期
的
︿
誰
之
妻
﹀，
劉
登

翰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史
︾，
指
為
﹁
放
腳
式
﹂

的
白
話
文
，
內
容
﹁
揭

露
和
抨
擊
了
香
港
的
晚

清
遺
老
遺
少
，
在
當
時

多
少
具
有
一
定
的
進
步

意
義
﹂，
但
依
內
容
情

節
來
看
，
仍
屬
鴛
蝴
格

局
，
而
黃
天
石
也
被
指

為
﹁
港
式
禮
拜
六

派
﹂。這

兩
份
雜
誌
成
了
內

地
鴛
蝴
派
的
陣
地
。

﹁
攻
陷
﹂
或
嫌
誇
張
，

卻
是
事
實
。

鴛鴦南遊，蝴蝶飛來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今
年
春
天
凍
期
長
又
雨
水
多
，
果
然

入
夏
反
應
是
荔
枝
歉
收
，
以
前
農
曆
三

月
便
有
﹁
三
月
紅
﹂
荔
枝
應
市
，
緊
接

下
來
的
是
﹁
槐
枝
﹂、
﹁
黑
葉
﹂、
﹁
玉

荷
包
﹂，
到
端
午
節
前
便
有
爽
甜
美
味
之

﹁
桂
味
﹂
大
造
應
市
，
如
此
這
般
﹁
荔
枝
季
﹂

由
糯
米
㡆
接
續
壓
陣
，
把
荔
枝
期
引
伸
到
中
秋

節
前
，
每
年
荔
枝
如
此
前
後
展
延
近
四
個
月
。

今
年
荔
枝
全
面
欠
收
，
如
今
﹁
七
夕
﹂
已

過
，
市
面
上
荔
枝
仍
得
﹁
三
九
兩
丁
七
﹂
的
零

星
亮
相
，
筆
者
搜
羅
至
深
圳
羅
湖
港
深
過
關
口

才
買
到
幾
斤
回
港
和
家
人
嚐
鮮
，
往
年
此
時
果

販
已
有
﹁
掛
綠
﹂、
﹁
妃
子
笑
﹂
等
矜
貴
品
種

推
出
，
今
年
則
一
一
闕
如
了
。

往
年
一
屆
端
午
，
吾
輩
﹁
為
食
貓
﹂︽
商
台
︾

前
﹁
播
音
王
子
﹂
黃
天
朗
等
，
便
會
聯
絡
好
珠

三
角
、
番
禺
、
蘿
崗
等
荔
枝
豐
產
地
，
在
那
邊

的
荔
枝
園
指
定
預
訂
一
棵
。
估
計
豐
產
之
荔
枝

樹
，
多
數
為
﹁
桂
味
﹂
或
﹁
糯
米
㡆
﹂
之
名

種
，
講
好
為
幾
千
元
甚
或
過
萬
元
一
棵
，
交
下

半
價
訂
金
，
園
主
便
會
妥
為
保
留
，
黃
兄
便
會

返
港
在
端
午
前
，
廣
招
電
台
友
好
同
寅
，
每
人

承
諾
做
一
份
，
到
中
秋
前
找
一
日
假
期
租
一
架

旅
遊
大
巴
，
三
、
五
十
人
浩
蕩
出
發
過
深
圳
直

馳
﹁
荔
枝
基
﹂
去
︵
荔
枝
園
通
叫
荔
枝
基
︶。

到
㝸
停
車
，
眾
友
好
直
撲
已
落
訂
掛
號
之
那
棵

樹
，
由
於
保
養
得
宜
果
實
纍
纍
，
各
人
自
由
採

摘
，
吃
得
肚
脹
嘴
甜
，
大
過
其
癮
，
然
後
再
發

一
小
籮
筐
，
每
人
可
採
裝
兩
筐
帶
返
香
港
。

過
往
此
每
年
摘
荔
一
日
遊
，
有
例
友
好
們
在

南
番
順
等
鄉
郊
小
鎮
，
早
茶
午
餐
聚
餐
兩
頓
，

嚐
盡
釀
土
鯪
魚
、
金
錢
雞
等
家
鄉
美
食
，
然
後

整
裝
回
港
和
家
人
嚐
盡
今
年
鮮
荔
枝
，
阿
杜
食

量
少
，
還
例
牌
有
得
送
親
友
。
可
是
時
至
今

日
，
昔
日
︽
商
台
︾﹁
空
中
俱
樂
部
﹂、
﹁
十
八

樓
C
座
﹂
等
友
好
已
星
散
，
珠
三
角
之
荔
枝
也

應
景
的
年
年
歉
收
，
摘
荔
團
已
成
江
湖
絕
響

了
。

摘荔絕響
阿　杜

杜亦
有道

榛
子
家
園
的
女
主
人
榛
子
姑
娘
，
為
我

們
準
備
了
簡
便
的
蕃
茄
雞
蛋
牛
肉
麵
作
歡

迎
午
餐
，
是
用
香
格
里
拉
當
地
的
犛
牛
作

料
，
犛
牛
肉
質
出
奇
的
幼
嫩
可
口
，
美
味

非
常
。
餐
後
還
說
要
盡
地
主
之
誼
，
陪
㠥

我
們
遊
逛
古
城
。

獨
克
宗
古
城
是
中
國
保
存
得
最
好
、
最
大
的

藏
民
居
群
，
亦
是
少
數
仍
未
被
商
業
化
的
古

城
，
現
有
六
千
餘
名
居
民
，
多
半
是
藏
族
，
在

清
朝
末
年
，
他
們
從
河
南
一
帶
遷
徙
並
定
居
於

此
。
古
城
內
的
房
屋
設
計
，
處
處
展
現
藏
族
風

情—
—

大
門
髹
以
大
紅
大
綠
的
顏
彩
，
屋
頂
斜
向

一
邊
，
上
鋪
草
皮
，
撒
㠥
花
種
，
春
天
一
來
，

百
花
齊
放
，
嫣
紅

紫
，
美
不
勝
收
。

榛
子
姑
娘
說
：
﹁
這
古
城
啊
，
是
一
個
人
與

人
、
人
與
自
然
、
人
與
神
和
諧
共
處
的
地
方
。

沒
有
煩
惱
、
沒
有
壓
迫
、
沒
有
忌
妒
、
沒
有
大

富
大
窮
；
有
的
，
是
禍
福
與
共
的
關
懷
，
是
守

望
相
助
的
溫
馨
。
﹂

在
獨
克
宗
古
城
遊
走
，
會
發
現
它
有
很
多
時

尚
的
色
彩
，
富
有
激
情
、
各
具
特
色
、
個
性
突

出
的
酒
吧
、
客
棧
比
比
皆
是
，
它
們
為
古
城
提

供
的
時
尚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活
氛
圍
，
使
古
城
被
越
來
越
多

有
心
人
所
鍾
愛
，
而
不
僅
是
吸
引
尋
幽
訪
古
的
人
來
此
駐

足
。榛

子
姑
娘
說
，
在
古
城
中
有
不
少
的
外
籍
人
士
因
為
鍾

情
古
城
，
就
在
古
城
留
下
來
了
。
他
們
在
古
城
開
酒
吧
，

並
不
是
為
了
掙
錢
，
他
們
是
為
了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
一
種

生
活
理
念
。

說
㠥
走
㠥
，
信
步
來
到
一
間
酒
吧
餐
廳
﹁
阿
若
康
吧
﹂，

榛
子
姑
娘
特
別
為
我
們
介
紹
它
的
主
人—

—

一
位
年
輕
法
國

人
，
八
年
前
到
香
格
里
拉
旅
遊
，
一
見
鍾
情
的
瘋
狂
愛
上

了
這
個
美
麗
古
城
，
不
捨
得
離
開
，
於
是
留
下
來
，
開
設

酒
吧
餐
廳
，
供
應
的
可
不
是
法
國
菜
式
，
而
是
道
地
非
常

的
藏
族
菜
餚
！

愛戀古城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該
出
手
時
就
出
手
。
然

而
，
出
手
除
要
合
時
之
外
，

更
要
準
確
有
效
。
彈
丸
之
地

的
香
港
，
就
算
外
圍
經
濟
差

極
，
可
是
香
港
樓
市
卻
絲
毫

未
受
影
響
，
反
而
穩
步
上
升
。
就

算
政
府
官
員
不
斷
出
口
術
，
提
醒

入
市
者
要
扣
好
安
全
帶
，
莫
被
海

浪
衝
擊
，
經
不
起
考
驗
。
可
惜
市

場
中
人
皆
﹁
借
了
聾
耳
陳
隻

耳
﹂，
不
信
有
這
一
回
事
。
梁
振

英
上
任
前
，
對
所
謂
﹁
八
萬
五
﹂

慘
痛
教
訓
記
憶
猶
新
，
有
人
售
樓

套
現
伺
低
再
買
回
，
有
準
備
入
市

者
㟊
㠥
現
金
伺
低
買
平
樓
。
殊
不

知
，
等
了
二
個
月
，
樓
市
不
但
無

下
跌
跡
象
，
反
而
漸
活
躍
起
來
，

樓
價
亦
穩
中
向
上
。
輿
論
嘩
然
，
梁
特
首
也

暗
中
㠥
驚
，
一
心
掛
㠥
競
選
諾
言
實
現
，
而

另
方
面
也
要
顧
及
現
實
。
事
關
坦
白
說
，
新

屆
特
區
政
府
風
雨
是
非
多
，
民
望
低
，
務
實

工
作
一
定
要
多
做
。
平
抑
樓
價
是
首
要
任

務
。
然
而
，
市
場
經
濟
的
香
港
，
行
政
干
預

要
不
得
，
但
也
不
是
完
全
沒
有
效
用
。
有
適

當
的
干
預
，
有
為
而
治
總
比
什
麼
也
不
做
、

不
出
手
好
。

終
於
，
認
為
時
機
到
推
出
十
項
中
短
期
穩

定
樓
市
措
施
；
置
安
心
千
個
單
位
原
本
租
轉

為
出
售
，
多
了
千
個
單
位
推
出
市
場
；
廠
廈

變
單
人
出
租
公
屋
，
雖
只
有
一
百
八
十
個
一

人
一
房
單
位
，
總
比
沒
有
供
應
為
佳
；
加
快

推
出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用
地
拍
賣
，
供
與
求
拉

近
平
衡
也
是
好
事
；
加
快
審
批
預
售
樓
花
申

請
；
據
稱
，
未
來
三
四
年
會
有
六
萬
個
一
手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供
應
，
較
長
期
的
措
施
重
點

是
在
供
應
單
位
及
用
地
方
面
㠥
手
增
加
，
這

些
措
施
在
政
策
方
向
是
正
確
的
，
價
格
升
跌

因
素
其
實
頗
大
程
度
是
供
求
所
決
定
。
在
香

港
而
言
，
近
數
年
之
所
以
樓
價
飛
升
最
關
鍵

是
供
求
失
衡
，
政
府
少
推
地
出
台
，
發
展
商

坐
擁
巨
資
有
條
件
﹁
慢
慢
推
樓
出
市
場
﹂，
大

膽
說
在
﹁
囤
貨
﹂
市
場
供
應
少
，
內
地
大
款

來
香
港
買
樓
多
了
，
出
現
﹁
搶
購
樓
潮
﹂
並

不
出
奇
。
不
過
CY
坦
言
﹁
港
人
港
地
﹂
正
在

進
行
研
究
中
，
我
認
為
有
必
要
審
慎
之
。

有為而治
思　旋

思旋
天地

擔
任
房
協
舉
辦
的
︽
雋
逸
生
活
．
從

心
樂
享
人
生
︾
講
座
的
主
持
，
現
場
座

無
虛
設
。
﹁
雋
逸
生
活
﹂
是
專
為
退
休

人
士
設
立
的
生
活
平
台
，
對
象
是
較
有

經
濟
能
力
，
年
滿
六
十
歲
的
人
士
。
果

然
，
與
會
者
均
是
精
神
奕
奕
、
懂
得
生
活
品

味
的
智
者
，
難
怪
茶
點
期
間
特
別
提
供
了
圓

肉
紅
棗
茶
。

為
使
大
家
了
解
﹁
從
心
樂
享
人
生
﹂
的
秘

訣
，
除
了
介
紹
﹁
丹
拿
山
﹂
這
個
全
新
項
目

外
，
大
家
更
邀
請
了
四
位
重
量
級
嘉
賓
：
中

醫
中
藥
研
究
所
所
長
梁
秉
中
教
授
、
老
人
科

顧
問
戴
樂
群
醫
生
，
還
有
施
公
施
永
青
和
石

Sir
石
鏡
泉
。

原
來
現
今
全
球
最
關
注
的
健
康
議
題
是
長

者
腦
退
化
的
問
題
，
戴
醫
生
表
示
由
五
十
歲

開
始
，
引
致
腦
退
化
症
的
物
質
在
腦
部
會
消

耗
好
物
質
，
故
此
，
我
們
要
將
好
物
質
大
量

儲
存
，
不
用
吃
藥
，
藥
多
少
有
毒
性
，
可
採

用
﹁
六
藝
抗
癡
呆
﹂—

—

﹁
禮
﹂，
正
面
的
做

人
態
度
；
﹁
樂
﹂，
快
樂
、
音
樂
，
﹁
射
﹂，
精
神
專
注

集
中
；
﹁
御
﹂，
運
動
；
﹁
書
﹂，
書
法
詩
詞
；
﹁
數
﹂，

邏
輯
分
析
，
將
六
藝
融
入
生
活
中
，
可
減
慢
腦
退
化
的

速
度
。

梁
教
授
即
時
教
導
大
家
最
易
學
的
減
痛
法
，
雙
腳
分

開
如
肩
膊
闊
，
雙
膝
微
曲
，
此
為
﹁

﹂，
站
得
越
久
越

有
效
，
大
腿
肌
肉
微
震
，
可
治
膝
頭
痛
楚
。
教
授
更
搬

出
外
母
大
人
的
例
子
，
老
人
家
九
十
餘
，
每
天
抱
㠥
銀

行
存
款
單
據
核
對
銀
碼
，
不
時
調
動
外
幣
，
常
有
進

賬
，
非
常
精
靈
。

石
Sir
教
路
退
休
人
士
勿
用
錢
投
資
生
意
，
人
生
分
春

夏
秋
冬
，
秋
收
去
播
種
，
不
智
也
。
如
果
對
方
稱
你
為

阿
伯
，
代
表
尊
重
；
如
果
稱
你
為
﹁
哥
哥
﹂
甚
至
﹁
靚

仔
﹂
千
萬
要
小
心
，
他
正
向
你
的
錢
財
打
主
意
。

施
公
認
為
物
業
應
該
只
買
勿
租
，
包
租
婆
隨
時
加

租
，
但
供
樓
的
數
目
不
會
有
太
大
變
動
，
供
完
了
便
是

自
己
的
了
。
他
認
為
三
老
最
重
要
：
老
本
、
老
友
和
老

伴
，
對
另
一
半
好
一
點
，
老
來
生
活
更
優
悠
。

四
位
講
者
事
業
有
成
，
暫
未
想
到
退
休
，
不
過
，
我

想
如
果
他
們
真
的
退
下
來
，
也
是
﹁
雋
逸
生
活
﹂
一

族
。
正
如
很
多
精
英
退
休
後
都
有
個
共
通
點
，
﹁
在
自

己
工
作
範
疇
無
所
不
知
，
遠
離
圈
子
，
事
事
新
鮮
﹂。
其

實
人
生
太
多
情
趣
，
放
下
工
作
可
享
受
從
心
自
在
的
日

子
，
積
極
樂
享
人
生
，
開
心
指
數
一
百
分
！

「雋逸生活」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
國
粹
派
大
本
營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端午節前一天，堂侄慶國來給我「送節」，談家
常時因言及內地一些王孫公子爭遺產的事，我忽
然意識到一個嚴峻的問題已不期而至，便忠告
他：從現在開始，你們得考慮「富不過三代」的
問題了。
這事說來還真有點戲劇性。
俗話說，「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但從我

們這個家族看，別說是「富不過三代」了，便是
「窮不過三代」，也從未得到印證。

就我所知，先父以上數代，不是佃戶就是長工
（家祖曾當過幾天私塾先生，但老人家身帶殘疾且
英年早逝，情狀比佃戶、長工還慘），就沒有不窮
的。
家尊那一代，叔伯兄弟三人，大伯，也就是慶

國的祖父，終生給人幫傭；二伯，即我的嫡親伯
父，鞋舖裡當學徒，一輩子都在剪刀漿糊裡討生
活；家父，解放前給人扛活，解放後給生產隊種
田。他們非但誰都沒有餘錢剩米，甚至連溫飽都
成問題。
再說我這一代。堂兄，也就是慶國的父親，繼

承的是「鞋舖的」（鄉親們對伯父不無調侃的代稱）
衣缽、手藝倒是不乏口碑，可就是掙不來錢。至
於我本人及舍弟，雖然「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
下」，成年以後還當了國家的主人，可照樣還是一
個窮字如影隨形。
因此，這一百多年來，我們這個家族世世代代

三更燈火五更雞忙活的，說白了就是兩個字：脫
貧。
不難想見，如此一個世代忙脫貧的人家，「窮

不過三代」在哪裡呢？
實踐證明，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所謂

「窮不過三代」，往往多不可想像。因稀里糊塗受

其鼓舞（或曰蠱惑），終日考慮的就是如何使這種
夢想變為現實。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至於「富不過三代」，那就更不用說了，未曾有

過一日之富，何談印證「不過三代」乎？
轉機發生在慶國這代人身上。他們就業後，每

月都有穩定而不菲的收入。尤其近幾年來，月薪
高得令人咋舌，相對於我們當年每月三十幾元的
工資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再加上「計生」
在他們身上顯現的「減負」效果，完全可以斷
言，如果不是一波又一波的通貨膨脹讓積蓄縮
水，他們誰不可以當個輕裘肥馬的小財東去？
我雖不敢斷言他們到底有多富，但與我輩相

比，「入富」是絕沒有疑問的。因此，他們堪稱
我們這個家族的「富一代」。
這個姍姍來遲的「富一代」，不論當公務員的，

還是做公司白領，都是在政治翻身的基礎上，純
靠自力更生打拚出來的，沒有沾過任何人的半分
光，故鄉的評語生動而形象，叫做「獨打鼓，獨
划船」，與靠爹媽權力富起來而備受百姓切齒鄙夷
的「官二代」們不可同日而語。「蘿蔔醃菜煤油
燈，破傘爛鞋加補丁。寒來暑往春秋去，敢問幾
人識艱辛？」他們的富何等地來之不易啊！每每
念及，更多的並非欣慰自得，而是賈島那種「兩
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心酸。正因為如此，
這個窮家草民之富是需要倍加珍惜的，既要杜絕
奢靡揮霍，更要防止曇花一現。
然而，實際情況卻讓人憂心忡忡。
一是惡濁的社會風氣腐蝕人們的靈魂。現在是

典型的知行脫節時代，高調無比動聽，現實異常
殘酷，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一切向錢看」被批
得體無完膚，「一切向錢看」又無處不在。這種
價值取向將人性扭曲，盡顯醜陋，醜陋顯盡，什

麼「儉以養德」，什麼「修身養性」，什麼「君子
喻於義」，什麼人倫親情，無不被驕奢淫逸的虛榮
攀比和喪心病狂的財富爭奪掃蕩！試問，中華民
族的傳統美德，還有幾樣沒有丟盔棄甲，斯文掃
地？去看看媒體披露的那一場場遺產風波吧，那
是不是一齣又一齣叫人痛心疾首的鬧劇？當事者
的靈魂裡，可有「富貴不能淫」？可有「風骨」
二字？可是，我們的「富二代」卻未必以為然。
梁漱溟先生可謂錚錚鐵骨，而到了梁家第三代那
裡，精神基因忽生變異，竟然「不再有同情心」
了！最起碼的良知都被腐蝕掉了，梁培恕先生
（梁漱溟之子）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為此聲淚俱
下。諸如此類，何其驚心啊！
二是思想上對金錢缺乏正確認識。金錢本是雙

刃劍，既有陽光的一面，也有罪惡的一面，既溫
柔，又血腥，為此古人早有「錢本草」一說，可
我們的「富二代」誰又把那當回事呢？他們只知
道「錢，味甘，大熱」，是須臾不可離的好東西，
「終朝只恨聚無多」，卻不大理會它「有毒」。至於
「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
之義，無求非分謂之禮，博施濟眾謂之仁，出不
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說句難聽的，簡
直就是笑話麼！
三是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苗頭。趕時

髦，比闊綽，講排場，少親情，「崽賣爺田心不
疼」⋯⋯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我們的「富
二代」其實在這些問題上都每有內容各異、程度
不同的表現。
蟻穴潰堤既非故事，更不是童話，而是活生生

的慘痛教訓。大至王朝，小到家庭，我們何曾少
見過？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為此，我提醒慶國，

為什麼歐美不少巨富紛紛「裸捐」？很明顯，這
種對我們而言不可思議的「裸捐」，除了文化背
景、制度保障、價值取向（包括精神追求）的差
異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更值得指出，那就是他們
在破釜沉舟，激勵後代。人家刻意剷除寄生土
壤，迫使子孫放棄坐享其成的依賴思想，促其通
過自身奮鬥，去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用我
們的文化密碼去解讀，那就是這些比較明智的巨
富不僅業已意識到了，而且正在痛下決心㠥力解
決「富不過三代」的問題。此即是說，這方面人
家也已經跑到我們的前面去了。十分可笑的是，
「聰明」的我們，很多人卻還歪在那裡或猜測，或
窺探：那廝們到底是故作姿態，蓄意炒作呢，還
是閒得發慌，整出個高調來唱唱？要麼，還真像
大師們說的樣，金錢多到一定程度後，量變引起
質變，境界便一夜之間發生質的飛躍？
⋯⋯
我的一番嘮叨顯然得到了認可。午餐時，慶國

端起酒杯，邀上犬子，異常莊重地說道：「都不
曉得吧？今天還是父親節。來，讓我們一起敬自
己的老父親一杯！」
猛聽此言，我不禁心頭一熱，忍不住要老淚縱

橫⋯⋯啊，但願天下我輩且將警鐘敲響！

警鐘該敲響了「富不過三代」

■「富不過三代」的警鐘敲響。 網上圖片


